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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的物种危机

核心提示

外国种业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入中国种业市
场，致使我国部分种业公司面临被挤出种业市
场、市场份额被蚕食、自主品种被外国种子代替
等困境，给我国种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并危及
我国粮食安全，业内人士对此“心急如焚”。

对此，中国种业第三次“最高规格”会议，日前
在湖南长沙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已专门
就我国种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我国是农业大
国，加快农作物种业发展是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实施科技兴农、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而如何保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主导
力，做大做强中国的民族种业，牢牢掌控中国粮
食的“命脉”，已然成为这个会议的重要话题。

外资先锋扩张中国

大名鼎鼎的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
(下称“先锋公司”)，曾两次进入中国。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但那次先锋
公司并没有打开中国市场；第二次是本世纪初。

2002年，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
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山东登海
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下称“登海先锋”)；2003年，先
锋公司在辽宁设立铁岭先锋育种站，成立合营育
种公司；2006年，先锋公司又与甘肃敦煌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种业——先锋海外有限公
司(下称“敦煌先锋”)。

相关政策规定，合资公司的粮食品种不能
直接从国外引进，先锋公司便采取了通过国内
的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育种，然后再交
给登海先锋和敦煌先锋销售的方式。敦煌先锋
负责东北、内蒙古等地春玉米带，而登海先锋负
责黄淮海地区的夏玉米带。

到 2010年，该公司玉米品种“先玉 335”在
中国的种植面积有 3000 多万亩，加上相关品
种，总面积估计大概接近 6000 万亩，约占玉米
总面积的13%。

短短数年，先锋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
市场的“大鳄”。“‘先玉 335’去年的纯利近 6亿
元，如果加上各种套牌，它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
上的纯利可能就达到整个市场的 40%～60%。
就是用百分之十几的种植面积，换取了近 60%
的利润，非常可怕。”大北农集团北京金色农华
种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绍明对
此显然很“震惊”。

先锋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孟山都、先锋

等跨国种业巨头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在中国
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经超过了 70
家。与此同时，国内种子市场价值也发展至500
多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种业市

场。
“现在国外大宗作物种子，基本上都是通过

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在国内生产销售。(合作
育种)只不过是品种从国外拿到中国直接进行
筛选，筛选完了以后，品种一旦适合中国，就开
始在中国生产，做到育、繁、推一体化。”李绍明
介绍说。

而对于很多合资公司来说，“虽然是合作育
种，但核心技术它不会教你。名义上是合资，其
实它就是跟你分利润，其他的育种、销售你都管
不了。”美国玉米育种专家、中国玉米改良中心
顾问张铭堂向记者透露。

我国种子基因成美国专利

这些外资“大鳄”迅速进行全球扩张的“绝
招”是什么呢？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万建民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
事。

某跨国公司在上海一个废弃的厂房旁发现
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生大豆，他们特意去采
了，并从中提取了一类抗病毒基因，通过分子标
记手段在美国申请了 100 多项专利。于是，原
产于中国的大豆，开始在跨国公司手里发扬光
大，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
种子市场。

之后，中国农民种植本国大豆，便侵犯了美
国的专利权。

“因为在国际种子市场的游戏规则中，种子
资源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只有基因是受知
识产权保护的。对于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还没
有话语权。”万建民说。

就这样，中国祖辈们数千年来选育的几千
万份种子资源，成为别人刀俎下的鱼肉。“你不
给他们，他们说你保守、是计划经济；你给他们，
他们从中提取基因申请专利，成为他们的专利
产品。”

或许，这就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一个“缩
影”。

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前，跨国公司就已开
始了类似的“全球扩张”步伐。

190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完成了第一次收
购计划——收购伊利诺伊州的商用酸公司，由此
展开了全球扩张。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
面它都开始涉及，但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战
绩。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
后，孟山都主攻方向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年，孟山都的科研人员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实现了生物技
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
次里程碑式的生物技术革命。

此后的1985年到1993年间，孟山都进行了
多次重大战略重组，逐步将研发重点更多地放

在了生命科学、农业、医学和食品上。
1998年 5月，孟山都斥资 23亿美元接管了

美国第二大玉米企业迪卡尔，这使得孟山都很
快成为美国玉米市场中的龙头老大。由此拥有
美国棉籽市场 85%的压倒性份额，以及在棉花
种植行业的全球优势地位。

随后，孟山都又斥资 14亿美元，购进了嘉
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
的国际种子贸易业务。

自从 20多年前专注于生物技术研发到如
今，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共拥有 600 多项专
利，不仅遥遥领先美国国内种业公司，同样把欧
洲同行远远抛在身后。

有了这样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孟山都、先
锋、先正达和拜耳等外资企业与我国科研单位
进行的交换品种资源以及挖掘人才等合作，令
不少国内业界人士认为是“从源头上控制我国
种业”而“心急如焚”。

国内种业“三十难立”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与众多行业相比，中
国农业的开放最晚、开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国内种业市场更是如此。2000 年《种子
法》实施，开启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历程，改变
了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市场的局面。

于是，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民营种
业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
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一部分“皮包
公司”等，使全国注册500 万元以上的公司已达
8700 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

为规范市场，2010年12月31日农业部出台
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该意见稿将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企业注
册资本从 500万元提高到 3000万元，实行一体
化经营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提
高到1亿元，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该办法实施，全国 8700多家种子企
业预计将有九成遭到淘汰。种业低门槛准入时
代即将成为历史，行业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
京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新闻发言人赵青春认
为。

除了注册资金门槛提高之外，据赵青春介
绍，按照国家要求，种业公司将实行产、研、销一
体，严格要求企业必须要有科研机构，拥有 3到
5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

对于国内种业“小、散、乱”的局面，中国种子
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张孟玉表示，“中国50强企业
相当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门口觅食的家雀；
而跨国企业是老鹰，数量不大，但是它们规模很
大。”

“麻雀和老鹰怎么开展竞争和合作，就是整
合麻雀的力量，能够把种子企业团结起来。现
在我们必须造就一支强大的中国的种子行业组
织，我认为以后的行业组织是我们整合麻雀力

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孟玉认
为。

除行业自身因素外，李绍明
指出：“国家应为种业公司、种业
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产业环境。”

李绍明建议：“国家给农民各
种各样的经济补贴，最好是转化
成农业保险，这样更能有效保障
国内种业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
农户的各种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
高达9种，中国现在就一个政策性
的农业保险，目前普及面还非常
小、处在试点阶段，而且保额很
低。”

“在得不到商业性保险和政
策性保险保障的条件下，农民一
定会将他的风险向上游转移，尤
其是种子。中国种子公司承担着
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会责
任，国内种业显然缺少做大做强
的产业环境。”李绍明表示。

同时，李绍明还认为，中国种
业发展还有规模化制种与土地流
转困难之间的重大矛盾。“如果一个村一百户农
民中，有一户不同意搞制种，其他的人同意没有
意义，就都不能搞，这是推进中国现代种业发展
的一个重大政策难题。”

中国制造“种业航母”

为加快国内种业发展，国务院在 4月 18日
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
展的意见》。

“这个‘意见’就希望把商业化育种能力，逐
步地向企业转移，因为我们的研发能力大部分
集中在科研院所。”万建民认为，但像中国种业
集团、隆平高科、登海种业、敦煌种业等国内企
业，他们有没有能力迅速地占领商业化育种市
场，目前还很难说。

李绍明也指出，转基因育种中，现在国内企
业还不具备基因的克隆和构建这方面的能力；
而将人工制造或克隆的基因导入到育种材料
中，现在国内只有7～8家公司具备这种能力。

万建民不无忧虑地表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
让出这块阵地，希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他们
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
都、先锋留下了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因此，万建民建议，国家应尽快引导、扶植、
培育 3～5 家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
民族龙头企业，把国内的种子资源控制起来，保
持国家对种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同时，进入
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种业竞争。

“而且成立一个还不行，要有两到三个，这
样才有相互竞争，并将现有科研院所的科技资
源进行有效转移、整合。”万建民说。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最要命的是“中
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足”。目
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
数的 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
售额的 1%，有的企业 1%还不到，低于国际公认
的“死亡线”。

在研发投入上，跨国公司一般占销售收入
的 10%左右，有的高达 15%～20%。如孟山都公
司 2010年销售收入为 105.02亿美元，而研发投
入高达12.05亿美元，先锋公司研发投入也高达
16.51亿美元，甚至比一个国家的投入都多。

万建民介绍说，过去，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一直
不足，只占农业产业GDP的0.6%～0.7%，甚至低于
1%的国际平均水平。“现在国务院批准了农业转基
因的一个重大立项，15年中央财政投入是120亿，
就这点钱大家还嚷嚷‘多了多了’，多么可笑。”

“还有，我们的企业都很小，不可能拿出更
多钱来搞研发，而且它的投入都要 10年、20年
后见效。整体的研发投入少、周期长，让我们去
跟孟山都、杜邦先锋去竞争，你说我们有没有可
能？”万建民直言道。

对此，张铭堂也颇有同感。他建议：“国家
应选几家有希望的、年轻、有潜力的公司，帮助
他们很快地建立起高科技的科研体系，做大做
强，成为中国领军的企业，这样才能和孟山都这
样大的公司抗衡。”

“我们应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合国情、具有中
国特色的作物育种体系，这个时间可能需要
10～20 年，但是路走得对的话，可以追得比较
快。唯有这样，我们在将来才有比较大的生存
空间。如果我们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我们永
远都在它的后面。”张铭堂表示。

据《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把2009年算成“微博元年”，不到3年，微博
这个网络社交平台，已经成为舆论的重要集散地。
近日，从江苏溧阳某局长“微博开房”到“郭美美事
件”，再到四川会理县领导“悬浮照”，诸多热点事件
在微博上酝酿、发酵。以“郭美美事件”为例，无数

“微友”参与爆料，相关发言就有64万余条。
这既让人看到微博的巨大力量，也让社会管理

者看到，网络与现实，无论是舆论场还是社会管理，
都在打通交织，成为一体。“开房局长”自以为微博调
情不会为人所知，却在网民围观中付出了沉痛的代
价；而“悬浮照”曝光后，当地政府通过微博及时道
歉，避免了又一起“虎照风波”。

当前，仅新浪微博用户就已突破1.4亿。微博风
生水起，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公共沟
通和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从陌生、茫然，到积极研
究、利用，微博问政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执政实践。
近日，广东、浙江等地组织领导干部参加有关微博的
学习和研讨，南京规定突发事件发生1小时内要进
行微博发布，都是可喜的探索和尝试。

但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
告》，到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仅1708
个，政府官员微博仅720个。巨大反差反映出一些
社会管理者对这片舆论阵地的陌生。

尽管一些领导干部还不能适应微博时代的舆
论新格局，但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
人观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涉及政府决
策、公共管理、领导言行的话题，往往能迅速成为
热点。

实际上，微博上大多数人的“围观”或参与，归根
到底还是出于关注地方政府工作的善意，出于帮助
地方政府改进不足的诚意。正是这样的善意和诚
意，使微博可以成为一个回应关切的最好平台。如
果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地做好舆论沟通和引导，积极
通过微博平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及早发现问题、
处置问题，完全可以构建一个广泛参与、有序互动的
微博舆论新环境，使微博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
官民关系的“润滑剂”。

从论坛到微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之下，公众参
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能力都已极大提升。在微博屡
现谣言之后，“谣言粉碎机”、“辟谣联盟”之类反谣言
专区的出现，体现微博的成熟，也折射公众网络参与
水平的提升。然而，类似侵犯隐私、情绪偏激、造谣
传谣的问题，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管理者更该以“善待、善用、善管”的原则，提高
媒介素养，重视微博舆论场，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公
众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虚拟社会”管理创新，越
早认识到这一点，工作就会越主动。 民 言

6月28日，东莞母亲韩群
凤溺死脑瘫儿一审被判5年。
韩群凤婚后生下的双胞胎均
患脑瘫，她辞职照顾儿子 13
年，最终因绝望将他们溺死并
自杀未遂。(6月28日中央电
视台)

13 年，韩群凤经历了一
段怎样的人生，媒体没提及，
但凡是养育过孩子的人都知
道。从生双胞胎儿子的喜
悦，到发现孩子脑瘫的痛苦、

辞掉白领工作照顾孩子的隐
忍，到溺死两个娃娃并自杀
的崩溃，韩群凤尝尽了苦难。

当然，这并不是韩群凤
剥夺孩子生命的理由。但这
5年的牢狱，对这个饱受苦难
的母亲来说，还是重了些。对
身患抑郁症，并早有求死之心
的韩群凤来说，当下最需要的
是治疗，而不是改造。即便她
没有生活在监狱里，亲手溺死
两个相伴13年的孩子的经历，

也足以让她一生都生活在心灵
之狱中。

3 年前，四川曾发生“姐
姐捂死疯妹妹”案，那也是双
胞胎，姐姐感觉自己和父母
再也不能承受疯妹妹的拖
累，捂死了她。那是 19 年的
守望最终没守来奇迹而产生
的绝望。当时，案子也引起
了争议，法庭最终“判三缓
五”，本着活着的人还该好好
活着的原则，人性化地解决

了争端。
面对如此“雷同”的人生

悲剧，社会也需要反思。当
陷入绝境的人，独自承受属
于她“私人”的悲伤时，她的
悲伤与绝望却属于全社会。
这就像故事里讲的，法官在
判决因无钱买面包而偷盗的
老太太时，要罚法庭中每个
观众一美元那样。作为看客
的我们，也绝不是与这位母
亲的苦难无关。 曾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根筋”下多少潜规则

爱大海、爱鸟，多年来，
为了保护黄河湿地，山东东
营的任增颖跟化工厂孤军
奋战，她被称为“黄河入海
口的神仙姐姐”。因为得罪
了某些人，如今她被调到
800 公里外的疗养院，当清
洁工，做推销，远离那一块
让她魂牵梦萦的湿地。

任增颖只是个档案管
理员，却当起了环保卫士，
不是她的活，她偏要干，而

且干得这么投入，把别人的
警 告 当 成 了 耳 边 风 。 从
2008年开始，“一根筋”给地
方惹了很多麻烦，在领导眼
里，这样的刺头是在破坏发
展大局，给当地抹黑，更重
要的是威胁到了他们的官
位。

于是，本来是胜利油田
“爱护环境模范”、东营市
“文明市民”的任增颖被鉴
定为“更适合从事体力劳

动”，送到了 800
公 里 外 的 地 方
打扫卫生。

这个时候
跟 他 们 说 要 珍
视社会良知，珍
惜 一 个 公 民 的
权利意识，就很
幼 稚 了 。 珍 视
了社会良知，谁
来 填 补 政 绩 的
空缺，公民的权
利意识觉醒了，
意 味 着 他 们 就
不 得 不 作 出 妥
协 。 只 有 任 增
颖 这 个 异 类 身
份一直当下去，

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
把她还原为正常人，把她的
申告当成合理的诉求，就意
味着承认破坏环境的事实，
那岂不是让官员跟自己的
前途过不去。

合胃口的就是文明市
民，不合胃口的就是“一根
筋”；提保护环境时，是标
兵，提发展经济时，她就成
了拦路虎，“一根筋”下多少
潜规则。写给官员的信杳

无音讯，转给专家的邮件几
乎没人回复。一个农妇所
能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没有
什么作用，她的声音很高
亢，但激不起涟漪；没有人
支持更没有人理解，反对化
工厂，政府不支持，当地居
民“没有反应”。多数日子
里，她都在“孤军奋战”。面
对工业文明的庞然大物，她
只能感叹自己“能力太有限
了”。在权力主导的社会
里，需要的不是坚持理想的

“一根筋”，而是随遇而安的
“万金油”。任增颖的可悲
之处就在于，当大多数人选
择当“万金油”时，任增颖却
选择当起了“一根筋”。

任增颖在发给老朋友
的短信里写道：“要环保，不
要悲情……我无意成为悲
剧的主角。”事实上，任增颖
的现实境遇说明她正是那
个悲剧的主角。某种程度
上说，她的命运握在少数人
的手中，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东西。所以缺少“一根筋”
的其实不是任增颖，而是说
一不二的权力。

高路 文 陶小莫 绘

 





























是谁让“地沟油”产业规模化

在媒体已经曝光的情况下，相关监管部门不应再有
任何借口，必须尽快顺藤摸瓜，彻底查清、摧毁地沟油的
地下产业链。对那些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要坚决问
责。

新华社记者历经一个月、数千里艰难追踪，初步揭
开京津冀地沟油产业链冰山一角。天津、河北甚至北京
都存在地沟油加工窝点，其规模之大出人意料。加工出
的油通过“地下渠道”不断流向食品加工企业、粮油批发
市场，甚至以小包装形式进入超市。

关于地沟油，这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但有些
监管部门似乎不太把地沟油“放在眼里”，比如去年，北京
市工商局有关人士曾表示，地沟油的酸败非常厉害，臭味
很大，而要想把酸败味消除，进行提纯，其成本是很高的，
因此不太可能进入餐馆再使用。现在看来，监管部门低
估了造假者的能力。

从报道来看，地沟油工厂成功的“秘诀”大体不外乎
两点：一是这些违规者“组织严密”，形成了“势力”，有了

“老大”，客观上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二是必然存在公
权力的庇护，正如某“地沟油”加工窝点负责人所说，“没
有关系、没有背景是绝对不敢炼油的。”

但不管是客观难度，还是主观不作为，监管部门都
难辞其咎。任何一种食品的监管，大致分为原料、生产、
销售三个环节，但在这三个环节上，“地沟油”的监管都存
在很多疏漏。

据统计，北京市每天餐厨垃圾的产生量大概为1750
吨，而正规途径的日处理能力只有五六百吨。每天1000
多吨的餐厨垃圾去向不明，无疑是个潜在的食品安全风
险。但有关部门一直未拿出解决之策，这就为地沟油产
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

在生产环节上，许多地沟油工厂不仅有日均几十吨
的惊人产能，其中一些还证照齐全，包括政府信誉担保的
食品 QS 认证，由此地沟油工厂能“合法经营”十几年。
而在销售环节上，地沟油工厂老板“只要找人，什么证都
能办下来”，核实证照等监管手段形同虚设。

在媒体已经翔实曝光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应再有
任何借口，必须尽快顺藤摸瓜，彻底查清，摧毁地沟油的
地下产业链。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失职、渎职的监管人
员，要坚决查处问责。

地沟油的产业之所以能够在京津冀一带做大，就是
跨行政区域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这样的情形在前段时
间曝光的“黑心烤鸭”事件中，也曾经出现过。北京的执
法人员到了河北农村，却什么都查不出来。

京津冀一体化呼吁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现在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京津冀一体化的食品
安全监管机制，也亟待浮出水面。而地沟油产业既然已
经在京津冀的监管夹缝中“做大”、“做强”了，那么，京津
冀责无旁贷也当联袂重拳出击，彻底根治这个餐桌上的
顽疾。地沟油事件也说明，跨区域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当
成为全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新课题和突破点。海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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